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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11期新闻稿：只需25天债务偿付，非洲妇女
即可摆脱400亿小时取水劳作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feizhou-funv-qushui-laozuo/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feizhou-funv-qushui-laoz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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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水日》，罗西奥·纳瓦罗（墨西哥）作于2024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三月是“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月份，这一节日深深植根于社会主义运动之中。当今世界大多数地方只
将3月8日称为“国际妇女节”，从中删除了“劳动”一词。然而，劳动是女性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根据联合国妇女署2024年度报告《可持续发展目标进展：性别快照》（Progress  on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 The Gender Snapshot 2024），2022年全球有63.3%的女性参与劳动力市
场。然而，由于社会保障体系与劳动制度状况堪忧，到2024年，全球近10%的女性仍生活在极端贫困
中。该报告警告称，若维持当前进度，全球女性彻底摆脱极端贫困将需137年之久。而人生的目标不
应仅仅是摆脱绝对贫困，而应是从人为制造的生存压力中解放出来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的一项报告估算，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女性每年共需耗费400亿小时用于
取水，相当于整个法国劳动力一年的劳动总时长。建设覆盖该地区的供水基础设施所需的资金缺口约
为110亿美元，而据乐施会（Oxfam）估算，这还不到全球亿万富翁两天的收入。鉴于撒哈拉以南非
洲各国每天要支付4.47亿美元的债务偿付，只需用其中25天的偿付款，就足以建成将自来水引入该地
区每一户家庭的完善基础设施。然而，当完全可以用全球创造出的庞大社会财富中极小的一部分来资
助管道系统时，世界却对解放非洲妇女摆脱这种繁重而陈旧的、为取水而长途跋涉数公里的劳动这一
迫切需求漠不关心。这样的项目还将带动工业增长，用于制造这些管道和供水系统，创造就业岗位，
并帮助人们摆脱那种持续令全球妇女窒息的低薪困境。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zh/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zh/newsletterissue/guoji-funv-jie/
https://www.unwomen.org/en/digital-library/publications/2024/09/progress-on-the-sustainable-development-goals-the-gender-snapshot-2024
https://hdr.undp.org/system/files/documents/human-development-report-2006-english.human-development-report-2006-english
https://siwi.org/wp-content/uploads/2015/11/ARC-Financing-water-infrastructure-in-Africa.pdf
https://siwi.org/wp-content/uploads/2015/11/ARC-Financing-water-infrastructure-in-Africa.pdf
https://www.oxfam.org/en/research/takers-not-makers-unjust-poverty-and-unearned-wealth-colon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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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题》，苏阿德·阿塔尔（伊拉克）作于196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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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每日步行数公里取水的女性生活在农村，身份是农业工人或小农户。对于她们而言，这些用于取
水及承担社会再生产照护劳动的时间，压缩了在农田的劳动时间，使得其农业产出效率平均比男性
低24%。这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2023年发布的《农业食品系统中的女性状况》（The
Status of Women in Agrifood Systems）报告中的一项重要发现。有关女性在农业领域的可靠数据十分
稀缺，这主要因为许多地区根本不将女性视为“农民”，而仅仅看作田间的帮手。这种观念造成了显
著的工资差距，女性农业劳动者的平均收入比男性低18.4%。

为扭转这种父权观念，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 2026 年为国际女性农民年（International Year of
the Woman Farmer）。人们希望不仅能举办大量活动，凸显妇女在农业食品体系中的作用，还能促使
进步政府——也是唯一会在此议题上发挥领导作用的力量——推动政策议程，以应对农业领域中妇女
面临的歧视，并确保她们在农民和农业工会中担任领导职务。

《乡下小姑娘》，塔西拉·杜阿玛拉尔（巴西）作于1923年

“农业食品体系”一词扩展了农业的概念。FAO将农业食品体系定义为：“涵盖食品和非食品农业生
产全过程中所有相关主体，以及他们在这些环节中相互关联的增值活动，还包括与农业相关的场外活

https://openknowledge.fao.org/items/adc0741f-9de2-4d09-ae68-b19cc871601a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45-womens-movement-india/
https://www.fao.org/newsroom/detail/fao-welcomes-the-celebration-of-the-international-year-of-the-woman-farmer-in-2026/en
https://openknowledge.fao.org/items/adc0741f-9de2-4d09-ae68-b19cc87160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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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例如食品储存、集中、收获后处理、运输、加工、分销、营销、处置和消费。”  这一界定凸显
了明显的性别差距：由于妇女被排除在价值链较高的环节（如运输、加工、分销、储存和营销）之外，
她们在整个行业的收入普遍低于男性。

在全球南方的许多地区，妇女在农业食品体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而农业又是她们收入的重要来源
（在撒哈拉以南非洲，66% 的女性就业集中在农业领域，而男性为 60%；在南亚，这一比例更是高达
71%，男性则为  47%）。在这些地区，妇女依靠农业中低薪的工作来养活自己和家庭。当就业机会减
少时，妇女首先会为养家糊口而艰难挣扎，继而自己挨饿。向多边机构提供数据的国家显示，全球挨
饿的妇女人数远多于男性，这一现象源于农业领域针对妇女的非正规劳动制度与家庭内部父权制的食
物分配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

《终-始》，拉奎尔·福尔内尔（阿根廷）作于1980年

农业体系往往是最先受到气候灾害冲击的领域——毫不意外，保护农场和家庭免受这种影响的重任，
往往落在妇女肩上。FAO的2024年报告《不公的气候》（The  Unjust  Climate）中的数据令人触目惊
心。首先，当极端气候事件（如热浪和洪水）发生时，女性的工作时间会增加——与男性相比，每出
现一天极端降水、极端气温和干旱天气，女性的工作时间分别增加约4分钟、3分钟和1分钟。按这些

https://www.wfp.org/publications/state-food-security-and-nutrition-world-sofi-report
https://openknowledge.fao.org/items/2f1c3139-f85f-415c-8985-b13cc109861a


7

增加值的平均计算，女性为应对极端气候事件造成的损失，比男性平均多工作55分钟。其次，长期平
均气温上升1°C（1.8°F），“与女性户主家庭农场收入减少23.6%以及总收入减少34%相关”，而男性户
主家庭的降幅较小。在遭遇高温压力时，女性农民会离开自家农场外出谋生，以农业工人或家政工人
的身份出卖劳力，但薪酬更低，导致收入进一步削减。

第三，数据显示，在遭遇高温压力时，女性主导的家庭减少牲畜饲养量的比例高于男性主导的家庭，
因此失去了与牲畜相关的收入，以及牲畜在农业劳动中带来的生产力。最后，粮农组织的报告显示，
在洪水期间，贫困家庭的总收入相较富裕家庭减少了  4.4%（全球南方贫困家庭因洪水造成的年总损
失高达210亿美元）。该项粮农组织研究的主要结论是，虽然气候灾害会影响所有贫困农民，但其影
响具有性别差异性，从而加剧了男女农民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

《家庭画像》，齐娜·阿穆尔（阿尔及利亚）作于1967年

面对这一现实，我们能做些什么？联合国等机构常以“赋权”一词作为灵丹妙药，但女性该如何真正
获得权力？无数决议强调必须“追究政府责任”和“让妇女担任权威职位”，却从未触及根本问题：
在农村地区，通过法律花招和暴力手段阻止所有农业工人建立工会的现象屡见不鲜。1975年，国际劳
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通过《农村工人组织公约》（Rural Workers’ Organisations
Convention），其中第3条明确指出：“所有类别的农村工人，无论是受薪者还是自雇者，都有权在
不经事先批准的情况下，自行选择建立并加入符合其意愿的组织，仅受该组织内部规则的约束。”然

https://normlex.ilo.org/dyn/nrmlx_en/f?p=NORMLEXPUB:12100:0::NO::P12100_ILO_CODE:C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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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一公约在很大程度上被束之高阁。对农业工会组织者的政治暴力在世界各地几乎已成常态，但
媒体却鲜有报道。若将所有被害的农村工会人士名单完整列出，大概可以写满整个互联网——从2023
年危地马拉的多丽丝·利塞特·阿尔达纳·卡尔德隆（Doris Lisseth Aldana Calderón），到2024年印
度的苏布卡兰·辛格（Subhkaran Singh），无一不是这样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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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均匀的解释》，梁白波（中国）作于1938年

没有任何方式能够替代将农场和农业工人组织进工会，以便凝聚力量并行使他们的权利。2022年，巴
西农村劳动者组织（Movimento dos Trabalhadores Rurais Sem Terra，MST）的女性成员发表了激昂的
《无地女性的爱与斗争公开信》（Open Letter of Love and Struggle from Landless Women）（我们曾
推出过一份关于 MST 的精彩专题，点击此处可阅），部分内容如下：

我们曾多少次烧水、照料孩童，把祖辈的土地整理成孕育生命的空间，搭建起“不可
能”的房屋，并在无人察觉前打破沉默？我们天未亮便结伴出发，穿越火焰阻停死亡列
车、满载毒药的卡车，以及转基因种子的播撒。浑身沾满泥泞，我们哭泣、为逝者下葬。
在斗争与祈祷中，我们汲取力量，守护自己的身体与土地。从心灵深处，我们调制药膏、
配制药方、研制解药。伴随祖传鼓点的节奏，我们播下抵抗的种子——鼓声再次召唤我
们走上街头。身着奇塔印花布，色彩中交织着愤怒、恐惧与喜悦，我们为生存权而战。
让世人知晓，现在就是撼动大地的时刻——因为奋起斗争的女性绝不会屈服！三月号召
我们不断锻造全新的生存可能，直面那每天都在毁灭生命、侵犯我们身体与自然的破坏
逻辑。

如果权势者以为我们会屈服，那是因为他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是创造者，是民族与种
子的孕育者。哪里有女性，哪里就会有希望、集体组织、斗争、勇气与反叛。我们面临
诸多挑战，但依然会坚守在前线——因为历史也属于我们，我们将在街头、在斗争中、
在田野里共同铸造它。我们的力量，来自那些虽已倒下却依然活在我们心中的无数斗士。
她们是那轮在战火中依旧执意升起的太阳——震撼我们、令我们沸腾的太阳。

热忱的，

Vijay

https://mst.org.br/2022/03/11/carta-aberta-de-amor-e-de-luta-das-mulheres-sem-terra/
https://dev.thetricontinental.org/dossier-75-landless-workers-movement-braz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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